
772022年12月24日
星期六史 海

责编：李艳龙 电话：0351-8228873 邮箱：rmdbbbl@163.com 版式：孙晓杰

“民心不可侮”

1949 年 3 月 23 日上午 10 时许，由 11 辆吉普
车和 10 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从河北西柏坡出发
了。登上那辆敞篷吉普车，毛泽东回头深情地望
了望西柏坡这个小村庄，再次重复说，进京赶考
去！

春风习习，杨柳依依。车队过灵寿县，行经
唐县，奔曲阳县……行进途中，毛泽东兴致很高，
和同车的警卫人员谈古论今，不时引得卫士们哈
哈大笑。

汽车进村时，马达的轰鸣声吸引了不少人走
出家门来看热闹。有个妇女带着孩子朝着车队
指指点点。前面的前卫车上，一名警卫战士连声
喊：“看车！看车！注意安全！让一让，让一让！”
司机也直按喇叭。带孩子的那个妇女不仅没有
动，还和孩子朝着车辆比画，卫士朝她喊：“赶快
回家去，进你们家去！”毛泽东有些不高兴，对卫
士说：不能这样，会吓着他们的。同时又对司机
说，慢一点，开慢一点。

车子从妇女和儿童的旁边驶过，毛泽东朝他
们招招手。他们虽然认不出车上坐的是谁，但仍
朝汽车招手。

毛泽东对身边的卫士们说：我们无论如何不
能伤害群众，刚才那个妇女很可能被吓着了，她没
有 见 过 这 么 大 的 车 队 ，让 他 们 看 看 有 什 么 要 紧
的。这些年，我们还不是靠这些老乡、这些老根据
地的人民养活的。我们一定要记住一句话———

“民心不可侮”。
当晚，毛泽东就住在了村里抗日烈士李登魁

家的老宅子里。毛泽东的卫士回忆：“这一夜毛
主席没有休息，前半夜同村干部座谈，后半夜坐
在小凳子上，趴在木板支的床上写材料。”

第二天早上，车队迎着朝阳出发。听说保定
要举行庆祝中共中央进入北平的大会，毛泽东皱
起了眉头，连声说不妥。他请周恩来电告中共中
央华北局，立即停止北平及各地要举行的庆祝活
动。

3 月 24 日上午 11 时许，中央的车队到达冀中

区党委所在地保定市。

“先要从群众最需要的抓起”

车队离开保定，一路向北，经徐水、定兴、新
城，到达号称“天下第一州”的涿州（县）。

车到涿县时已经是傍晚。
这里城门紧闭。守卫的哨兵站在车队前面，

挥手示意停车。前卫车上的工作人员告知哨兵，
他们是中央领导车队，请放行。哨兵却坚称：“没
有我们排长的命令，不管你是谁，就是毛主席来
了也不行。我们要执行命令！”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赶考路上吃的一个“闭门
羹”。

这 时 毛 泽 东 乘 坐 的 汽 车 已 经 离 他 们 很 近 。
卫士长欲上前交涉，毛泽东却拦住了，说：“他们
做得对，不要紧，可以等一等。”

直到中央机关打前站的同志和涿县的负责
人从城里赶来，哨兵才敬礼放行。进城后，毛泽
东看着街道两边挂有招牌的店铺大多关门，街上
显得冷冷清清。他问涿县县委书记王成俊：“涿
州城里的这些商店怎么都不开门？”

王成俊说：以前国民党驻军为了城防，把所
有商户都赶到东关去了，不让人们进城来。现在
涿县刚解放，工作头绪太多，一时还没顾上把这
些商户迁回来。

毛泽东态度十分明确：“刚解放，工作千头万
绪，先要从群众最需要的抓起，应该学会掌握城
市工作的规律，马上把市场迁回来。”

王成俊说：“好，我们一定要把市场迁回来。”
当天晚上，叶剑英、滕代远等领导同志来到

涿县，迎接毛泽东、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

总部机关。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刘亚楼也赶
到了，毛泽东见到他，笑着说：“刘亚楼也来迎接
我们进京赶考啦。”刘亚楼还是第一次听到“进京
赶考”这种说法，不免一怔。周恩来解释说：主席
是要我们不能当李自成。

刘亚楼恍然大悟，说：“我们一定要考出个好
成绩！”

叶剑英汇报说，为迎接党中央迁到北平，准
备搞个隆重的入城式。毛泽东听后，认为北平和
平解放时已搞了入城式，我们进城就不搞了，声
势 不 要 搞 得 太 大 ，不 要 惊 动 老 百 姓 。 我 们 进 北
平，不用宣传全世界也都知道，不必花银子搞仪
式了。

周恩来很理解毛泽东的心情。他说，同志们
已经准备好几天了，要不这样吧，我们不进市区，
可以在郊区搞个小型的阅兵式，请社会各界代表
参加，大家见个面，也算出个安民告示。毛泽东
这才点了头。

3 月 25 日凌晨 2 时 30 分，毛泽东一行离开了
涿县，改乘火车前往北平。清晨到达北平西郊的
清华园火车站。华北军区司令员兼平津卫戍区
司令员聂荣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和中央社会部
部长李克农前往迎接。他们接毛泽东一行先到
颐和园休息。

毛泽东一行进入颐和园后，看到偌大的一个
园 林 里 空 空 荡 荡 ，没 有 一 个 游 人 ，显 得 非 常 冷
清 。 毛 泽 东 无 心 欣 赏 园 中 风 景 ，问 身 边 陪 同 的
人：“公园里怎么没有人呢？”

“这里原来住着几个和尚，还有一些看管园
子的人。为了您的安全，社会部把所有在颐和园
住的人全部清理出去了。”一位负责保卫工作的
负责人回答。

毛泽东听了，很不高兴，停住脚步，批评说：
“这 里 是 公 园 ，不 是 私 园 。 把 人 都 赶 出 去 ，把 水
都排光了，没有水，鱼怎么活？还讲什么安全？”
毛泽东把刚刚接管颐和园的管理处主任柳林溪
招 呼 到 身 边 ，仔 细 询 问 接 管 工 作 。 这 里 有 多 少
旧 职 员 、多 少 工 人 ，有 没 有 太 监 ，他 们 的 生 活 怎
么 样 ，有 没 有 困 难 ，等 等 。 柳 林 溪 一 一 作 了 回
答。

柳林溪说：“我们接收旧职员 20 多人，工人 30
多人，没有太监。他们中年轻人很少，大多是五
六十岁的，生活比较贫苦。北平被包围时，全园
职工连工资都领不到。当时就要过春节了，职工
无法过年。我们进城接管后，了解到这一情况，
立即报告了市政府，从市政府借来钱给职工发了
两个月工资，大家才过了个年。”

毛泽东说：“那很好！对原有职工的生活，我
们要包下来，不要辞退他们，原薪是多少，还发多
少。不要叫人家说国民党时期我们有饭吃，共产
党来了反倒没有饭吃。如果那样就不好了。”

毛泽东关心的不仅仅是颐和园几十个旧职
员的生活，想得更多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怎样把
旧政权遗留下来的大批旧职员安顿好，让他们为
建设新中国出力。

别开生面的阅兵

1949 年 3 月 25 日下午 3 时，毛泽东等中央领
导人从颐和园出发，4 时 30 分左右到达了西苑机
场。

从各地赶来北平的各界代表，也都已云集西
苑机场。聂荣臻、叶剑英等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央
首长介绍各界代表。

毛泽东与华北妇女代表李秀真握手时，聂荣
臻介绍说：她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翻了身，
是华北的拥军与生产的模范。曾多次冒着生命
危险，给解放军传送情报，并将自己的独生子送
到了部队……特邀她参加西苑阅兵。毛泽东和
她紧紧握手，足足有 3 分钟。

随着机场上空升起 4 颗白色照明弹，阅兵正
式开始。

阅兵的车队缓缓驶入阅兵场时，军乐大作。
这是一支由第四野战军宣传骨干组成的军乐队，
也是一支来自“五湖四海”的队伍，其中有人民军
队成长起来的乐手，有起义投诚的旧军人，有被
收编过来的北平旧警察中的乐队成员。演奏的
阵势和雄壮的乐曲，把人们带进了一种庄严的氛
围中。

检阅车队从严整的队伍前面缓缓驶过。随
着一声“敬礼”口令，站在队前的领队举手向中共
中央和人民解放军领导人敬礼，战士行注目礼。
乐队奏起乐曲。经历无数艰辛战斗的中国人民
解放军，以全部夺自敌军的美式装备接受检阅。

随后，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乘汽车离
开西苑机场，返回颐和园。

3 月 26 日晚上，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
总部机关进驻香山。至此，“进京赶考”的队伍，
全部进入了这个对外称为“劳动大学”的地方。

（摘编自《党史博览》文/董保存）

赶考路上的“人民至上”

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 （资料图片）

1936 年 至 1939 年 ，日 本 侵 略 者 在 伪 满 洲 国
实施“三年治安肃正计划”，投入更多兵力、采取
更 加 严 酷 的 手 段 ，主 要 针 对 伪 满 洲 国 东 部 的 三
江、滨江、安东各省及奉天省东南部的东北抗日
联军及其他反日力量开展军事“大讨伐”。面对
敌人的疯狂“讨伐”，在三江、滨江省活动的东北
抗日联军第 3 军总司令赵尚志提出了“远征”构
想，以“保存实力，突出包围，广泛游击，开辟新
区”为反“讨伐”斗争策略，采取积极主动的进攻
战术，4 次率部远征，穿梭于小兴安岭密林中，插
入敌人统治薄弱地区，历经大小百余战，杀敌千
百余，攻袭城镇二三十座，缴获大量轻重武器和
弹药，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战绩。

第一次西征旗开得胜，打开松花江两岸武装
抗日斗争新局面。1936 年 4 月上旬，由抗联第 3
军 300 余人组成的首批远征队伍在赵尚志率领
下，由汤原县浩良河西向通河、木兰、巴彦、东兴
等 地 进 发 。 途 经 位 于 松 花 江 左 岸 的 舒 乐 镇（今
依兰县舒乐村），此处驻有日军守备队 1 个小队
30 余人及伪军警察 200 余人。为开辟远征通道，
赵尚志决定摧毁敌人的这个重要军事据点。战
斗发起前，赵尚志派出 70 余名手枪队员，乔装成
镇 上 居 民 和 伐 木 工 人 潜 入 舒 东 镇 ，隐 蔽 在 敌 人
驻 防 地 周 围 。 他 们 与 进 攻 部 队 里 应 外 合 、内 外
夹击，很快该镇被一举攻克，俘日军 20 余人、伪
军和伪警察 80 余人，伪警察署长被击毙，缴获步
枪 百 余 支 。 19 日 ，远 征 部 队 沿 松 花 江 向 东 北 行

进 ，行 军 间 隙 乘 敌 人 不 备 袭 击 了 岸 边 的 竹 廉 镇
（今 汤 原 县 竹 帘 镇），至 此 完 全 解 除 了 汤 原 县 伪
警察武装。5 月初，远征部队在通河县洼大张附
近 的 土 围 子 驻 扎 时 与 敌 人 遭 遇 ，经 过 两 个 回 合
的战斗，又打死打伤敌军 100 余人，俘虏 13 人，缴
获大量武器弹药。

初 战 告 捷 ，远 征 部 队 继 续 向 通 河 、木 兰 活
动 ，以 蒙 古 山 为 依 托 ，利 用 青 纱 帐 起（指 田 野 里
高 粱 、玉 米 长 得 茂 盛 的 时 节 ，通 常 指 夏 秋 季）的
有利时间，在江北三县（巴彦、木兰、东兴）一带
积极开展游击活动，组织数十次战斗，攻袭日伪
据点，摧毁敌人建立的“集团部落”，开辟了西向
巴彦、北向东兴、庆城、铁力，东向通河的广大游
击 区 域 ，建 立 了 巴 木 东 抗 日 根 据 地 和 通 庆 铁 抗
日 根 据 地 。 新 区 开 辟 后 ，松 花 江 南 北 两 岸 抗 日
斗 争 交 相 呼 应 ，有 力 推 动 了 松 花 江 下 游 地 区 反
日 斗 争 的 开 展 。 在 斗 争 中 ，远 征 部 队 规 模 不 断
壮大，抗联第 3 军英勇斗争的实际行动也极大鼓
舞了新区人民的抗日救国信心。

第 二 次 远 征 黑 嫩 平 原 ，“ 冰 趟 子 战 斗 ”伏 击
日 伪 军 传 为 佳 话 。 1936 年 秋 ，为 粉 碎 敌 人 妄 图
消灭抗联第 3、6 军的阴谋，赵尚志命令第 3 军第
1 师、第 2、3、5 师各一部及第 6、9 师等主力部队
再 次 向 庆 城 、铁 力 方 向 运 动 ，而 后 推 进 至 黑 龙
江、嫩江流域边缘的海伦、通北、逊河等地，建立
庆铁、通海游击区和根据地。11 月末，赵尚志又
率第 3 军各部混合编成的骑兵部队，以海伦、通

北为目标进行远征。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
寒中，远征部队不仅要克服恶劣的天气条件，还
要躲避敌人飞机、大炮的袭扰，但远征将士们始
终 保 持 着 高 昂 士 气 。 在 赵 尚 志 指 挥 下 ，远 征 部
队 分 路 出 击 、相 互 呼 应 ，与 敌 人 在 山 里 山 外 周
旋，先与驻海伦的日伪军警交火，后在海伦哈拉
巴山（今海伦县双禄乡境内）与日军田岛部队斗
争，以勇敢顽强的革命斗志取得了诸多胜利。

1937 年 3 月 7 日 ，正 是 乍 暖 还 寒 之 时 ，赵 尚
志率领 300 余人行至通北县境内一处名为黑风
口 的 山 沟 ，因 冬 季 附 近 的 山 泉 水 流 在 沟 内 结 成
一 片 冰 川 ，人 们 也 把 这 里 称 为“冰 趟 子 ”。 此 时
沟里是白雪覆盖的平坦冰川，沟两侧是山林，沟
口 狭 窄 ，既 可 设 伏 打 援 ，又 可 断 敌 退 路 ，地 形 于
我十分有利，赵尚志遂决定在这里伺机设伏，彻
底扭转敌人一路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他命令
部队分左右两路继续前行，制造上山假象，再沿
山脊秘密折返，埋伏在树林中等待 来 敌 。 当 日
军 700 余 人 的 队 伍 沿 山 路 追 来 进 入 伏 击 圈 后 ，
远 征 部 队 战 士 用 机 枪 猛 烈 扫 射 ，日 军 在 冰 面 上
被 打 得 人 仰 马 翻 。 敌 人 在 连 续 发 起 3 次 进 攻
均 被 我 军 击 溃 后 开 始 撤 退 ，逃 到 沟 口 处 又 遭 我
军 堵 击 ，伤 亡 惨 重 。 远 征 部 队 以 牺 牲 7 人 的 代
价 毙 伤 日 伪 军 300 余 人 ，日 军 队 长 守 田 大 尉 等
6 名 头 目 均 被 击 毙 ，并 缴 获 大 批 武 器 弹 药 及 物
资。

第三 次 远 征 分 头 突 进 ，化 被 动 为 主 动 掀 起
东 北 抗 日 运 动 浪 潮 。 在 日 寇 残 酷 镇 压 和 封 锁
下 ，北 满 地 区 的 抗 联 部 队 长 期 孤 悬 敌 后 ，与 党
中 央 失 去 联 系 ，与 关 内 相 互 隔 绝 ，抗 日 游 击 运
动 进 入 异 常 艰 苦 阶 段 。 然 而 ，赵 尚 志 率 领 的 北
满 地 区 抗 日 联 军 仍 坚 持 克 服 万 难 冲 破 敌 人“ 讨
伐 ”，以 巩 固 旧 的 抗 日 区 域 ，开 辟 新 的 抗 日 区
域。

1937 年 7 月至 10 月，第 3 军第 1、3、5 师在松
花江右岸依兰东部、第 4 师在宝清等地开展对敌
斗争，他们与吉东抗联部队相呼应，搅得敌人不
得安宁。第 9 师在汤原西部活动，毙敌百余名，
俘虏数百人，缴获轻重机枪 6 挺，炮 1 门，子弹数
万 发 。 第 6 军 第 1 师 在 富 锦 、宝 清 、桦 川 一 带 积
极开辟新游击区，攻袭了富锦县太平镇、宝清县
凉 水 泉 子 。 第 6 军 第 5 师 在 绥 滨 、富 锦 、同 江 一
带 破 坏 敌 人 交 通 运 输 线 和“集 团 部 落 ”计 划 ，使
敌 遭 受 巨 大 损 失 ，并 于 古 城 岗 设 伏 袭 击 了 日 军
德田指挥官所率“讨伐队”，获得大胜。第 6 军主
力 按 照 赵 尚 志 的 远 征 指 示 ，在 军 长 戴 洪 宾 率 领

下 穿 越 小 兴 安 岭 ，到 达 绥 棱 、海 伦 抗 日 游 击 区 ，
与第 3 军第 6 师配合，进攻海伦县叶家窝堡敌人
据点，攻占侯家大屯，摧毁了当地伪警察署。第
3 军第 4 师与第 6 军第 2 师 组 成 的 模 范 师 ，挺 进
饶 河 、抚 远 境 内 ，与 抗 联 第 7 军 配 合 ，在 乌 苏 里
江 沿 岸 不 断 袭 击 敌 人 据 点 ，取 得 了 一 系 列 战 斗
胜 利 。 第 9 军 第 1 师 和 第 2 师 在 依 兰 、方 正 、宝
清 等 地 分 散 开 展 游 击 战 争 ，攻 袭 了 依 兰 五 区 草
帽 顶 子 ，解 除 了 伪 自 卫 团 武 装 。 抗 联 部 队 通 过
远 征 积 极 开 展 游 击 斗 争 ，胜 利 果 实 丰 硕 。 与 此
同 时 ，远 征 部 队 还 组 织 和 领 导 群 众 参 与 反 日 斗
争 ，所 到 之 处 广 大 群 众 的 反 日 斗 争 热 情 更加高
涨。

第 四 次 远 征 应 对 日 伪“ 重 点 讨 伐 ”，展 现 出
坚 定 的 革 命 精 神 。 1937 年 秋 冬 季 ，日 伪 当 局 为
了巩固侵华后方基地，实现其扩大侵略的野心，
在 大 举 进 军 关 内 的 同 时 ，对 东 北 抗 日 联 军 进 行
残 酷 的 法 西 斯 式“讨 伐 ”，并 将 赵 尚 志 率 领 的 第
三军列为“重点讨伐”对象。日本关东军参谋部
组建了约 5 万人的“讨伐军”，企图在松花江下游
伪三江省一带消灭抗日联军有生力量。自 10 月
下旬起，敌人向汤旺河流域展开进攻，多处抗联
密营接连遭到攻袭与破坏。考虑到一旦敌人集
中 力 量 对 我 军 继 续 围 剿 ，可 能 造 成 更 为 严 重 的
损 失 ，赵 尚 志 根 据 多 年 来 数 次 反“讨 伐 ”的 经 验
教训，一针见血地指出：敌人“更残酷的毁灭”即
意味着对“反动统治深感绝望”，因此，粉碎日伪

“讨伐”的有效办法就是再次远征。
按 照 赵 尚 志 的 提 议 ，在 北 满 的 抗 日 联 军 各

部，除在哈南、哈东及松花江左岸仍留一部分兵
力 外 ，大 部 分 都 参 加 远 征 。 其 中 ，第 3 军 第 1
师、第 6 师分头向嫩江平原挺进，占领大兴安岭
及 讷 河 、布 西 、拉 哈 一 带 ，第 3 军 第 5 师 则 游 击
于 海 伦 、通 北 、德 都 、龙 门 等 北 黑 线 路 。 这 几 支
远 征 部 队 到 达 黑 嫩 地 区 后 ，积 极 开 展 平 原 游 击
战 争 ，取 得 了 一 系 列 重 大 战 果 。 而 活 动 在 三 江
地 区 的 吉 东 抗 联 部 队 及 北 满 其 他 部 队 ，由 于 种
种 原 因 没 有 果 断 执 行 远 征 计 划 ，在 敌 人“ 大 讨
伐 ”中 遭 受 较 为 严 重 损 失 。 由 此 可 见 ，赵 尚 志
的革命预见和远征战略经得起实践检验。

北满抗联各部在远征途中迎风斗雪、翻山越
岭，他们高唱着“豪气壮山河，长征乐趣多，红旗
映白雪，风云奏凯歌”，不畏艰难险阻，不畏流血
牺牲，表现出坚定的革命精神，值得吾辈永远铭
记与学习。

（摘自《中国国防报》文/王凤春 魏红艳）

——赵尚志率领北满地区东北抗日联军的四次远征纪实

莽 莽 兴 安 奏 凯 歌

位于辽宁省朝阳市的赵尚志将军纪念馆。 （资料图片）

1949 年 3 月 23 日，新华社播

发 了 中 共 七 届 二 中 全 会 公 报 。

几乎与此同时，毛泽东和中央书

记处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

解放军总部，离开最后一个农村

指挥所———西柏坡，向北平进

发。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
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平坦的原野，群山
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哦，延安！你这庄严
雄 伟 的 古 城 ，到 处 传 遍 了 抗 战 的 歌
声。……”80 多年前，《延安颂》这一饱含
革命深情的旋律深入人心，迅速飞遍抗日
根据地，并远播大江南北。当年，成千上万
的知识分子听着这首歌曲奔赴延安，一到
延安再次听到《延安颂》更是热血沸腾。莫
耶就是《延安颂》的词作者。

莫耶，原名陈淑媛，出生于福建安溪。
1937 年 10 月，莫耶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
学第三期学习，从此更名为莫耶，次年春进
入 鲁 艺 首 期 戏 剧 系 学 习 ，夏 天 转 入 文 学
系。正是这年夏天的一个傍晚，莫耶和同
学们一起来到了延安的一处高地，鸟瞰全
城，一种前所未有的情绪被调动了起来。
夕阳照耀宝塔，宝塔辉煌无比。更晚一些
的时候，月亮升了起来，延河映照着天上的
星星和窑洞里星星点点的灯光，伴随着欢
声笑语流淌。两种景致叠加在一起，让莫
耶透过月色仿佛看到了无数投身革命的青
年，正昂首阔步地从延安奔向抗日的前方。

心潮澎湃的莫耶迅速创作了一首歌词
《歌颂延安》，并交给在延安的青年作曲家
郑律成谱曲。拿到歌词的郑律成一气呵成
完成了歌曲《歌颂延安》的谱曲创作。于
是，一首曲调气势恢宏、委婉流畅，抒情性
和战斗性水乳交融着的歌曲诞生了。

1939 年 春 天 ，延 安 大 礼 堂 里 举 行 晚
会，座无虚席。《歌颂延安》作为第一个节目
登场，赢得了观众们雷鸣般的掌声。随后，

《歌颂延安》定名为《延安颂》。《延安颂》倾
注了词曲作者对革命圣地的无比热爱和由
衷的赞美之情。

郑律成曾这样回忆创作这首歌曲时的
心境：“当时延安还很荒凉，山上光秃秃的，
没有树，生活很艰苦。但是延安是革命圣
地，是当时中国人民的灯塔和希望，人们怀
着对革命的向往，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又
从这里把革命的火种带到四面八方。延安
充满了朝气，到处都洋溢着热情和明朗的
歌声，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朝气蓬勃，充满
了青春气息的延安。我日夜琢磨着想写这
样的歌，它应当是优美的、战斗的、希望的，
以它来歌颂延安，革命的激情促使我拿起
笔创作这首歌。”

《延安颂》的歌声响彻延安城，传遍各
抗日根据地，甚至传到国统区和敌后以及
海外华侨中。大批革命青年高唱这首歌奔
向延安，加入抗日救国的行列；在美国纽
约，爱国华侨每次为八路军举行的募捐活
动中，《延安颂》和《义勇军进行曲》是固定
演奏曲目。当年流行的红色歌曲《延安颂》
对于当时的国统区来说，应该完全是一首
赤色宣传的禁歌了。然而，就是在那样的
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首《延安颂》在
1940 年还是被巧妙地更换为《古城颂》的
歌名，刊登在了国统区出版刊物《新音乐》
第二卷第三期上，足见这首歌曲的影响之
大。

早年，很多青年志士正是唱着它奔向
延安，投入抗战的革命洪流。今天，《延安
颂》已经成为世代传唱的经典，成为革命圣
地延安的音乐符号，它所描绘的“理想国”
延安，更成为一个伟大时代的“代名词”、一
段岁月与传奇的回声、一个情怀与精神的
象征。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文/余 果）

一首红歌与一种精神

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季羡林，能
够做大学问、成大事业、有大贡献，得益于
在清华求学时的几门“旁听课”。

1930 年 ，季 羡 林 考 入 清 华 大 学 外 文
系。外文系对选修课要求较为宽松，于是
季羡林经常去旁听外系的课。他曾旁听过
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人的课。有一
次，他和同学慕名去听冰心的课。冰心当
时非常年轻，满脸庄严，不苟言笑。她看到
教室里人满为患，知道其中有“诈”，就严厉
地说：“不是本专业的学生，下节课就别来
了！”季羡林自觉无趣，从此不敢再进冰心
的课堂。

旁听郑振铎的课，却有意外之喜。郑
先生豁达大度，待人真诚，没有名教授架
子。季羡林、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等人因
为听课，与郑振铎成了忘年交。后来，作为
特约撰稿人，他们的名字赫然印在《文学季
刊》的封面上，几个人都倍感荣幸。

让季羡林受益终身的，是旁听陈寅恪
的“佛经翻译文学”课。陈寅恪身着长袍，
朴素无华，肘下夹一个布包，里面装满讲课
时用的书籍和资料，这给季羡林留下了难
忘的印象。陈寅恪是考证大师，讲课时，

“他总是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
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
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如
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
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仿
佛引导学生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
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听他的
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陈
寅恪的这种学风，影响了季羡林的一生。

季羡林后来回忆说：“我旁听和选修的
两门课，令我终生难忘，终身受益。旁听的
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选修的
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直至现
在，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
受朱先生美学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
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与陈寅恪先生分不
开。如果没有陈寅恪先生的影响和提携，
我不会走上现在的治学道路，也进不了北
大。”

（摘编自《人民政协报》文/王 剑）

“旁听课”引路季羡林


